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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护生工作场所欺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侯铭1,刘泳秀2,余莉3,李萍1

摘要:目的
 

了解实习护生工作场所欺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针对性干预工作场所欺凌行为提供参考。方法
 

以便利抽样方法抽

取实习护生315名,采用中文版负性行为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实习护生工作场所欺凌得分为31.43±9.92,在过去6个月中遭受

工作场所欺凌的实习护生107人(33.97%)。不同学历层次、生源地、学习成绩、就读护理专业原因的实习护生感受的工作场所欺

凌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就读护理专业原因、生源地、学历层次是实习护生感受工

作场所欺凌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P<0.01)。结论
 

实习护生感知工作场所欺凌的比例偏高,护理管理者和教育者应当予以

重视,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和针对性教育,减少工作场所欺凌的发生。
关键词:护生; 临床实习; 护理教学; 工作场所欺凌; 负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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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orkplace
 

bullying
 

among
 

nursing
 

intern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targeted
 

intervention
 

dealing
 

with
 

workplace
 

bullying.
 

Methods
 

A
 

total
 

of
 

315
 

nursing
 

interns
 

were
 

recruited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n
 

they
 

were
 

investigated
 

utiliz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Negative
 

Acts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nursing
 

interns'
 

score
 

of
 

workplace
 

bullying
 

was
 

31.43±9.92,
 

and
 

107
 

(33.97%)
 

students
 

suffered
 

from
 

workplace
 

bullying
 

in
 

the
 

past
 

6
 

months.
 

Th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places
 

of
 

origin,
 

average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reasons
 

for
 

selecting
 

nursing
 

major
 

scor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workplace
 

bullying
 

(P<0.01
 

for
 

all).
 

Multi-
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reason
 

for
 

selecting
 

nursing
 

major,
 

place
 

of
 

origin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ere
 

main
 

in-
fluencing

 

factors
 

of
 

nursing
 

interns'
 

perceived
 

workplace
 

bullying
 

(P<0.05,
 

P<0.01).
 

Conclusion
 

The
 

rate
 

of
 

perceived
 

work-
place

 

bullying
 

among
 

nursing
 

interns
 

is
 

relatively
 

high,
 

w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by
 

nursing
 

managers
 

and
 

educators,
 

and
 

ef-
fective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targeted
 

educ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reduce
 

workplace
 

bullying
 

for
 

nursing
 

in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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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场所欺凌是指工作场所中不断的、反复的

消极言语和非言语交流的情感虐待,这是一种长期

的、难以抗拒的负性行为,被认为是工作场所中最有

压力的现象之一,包括言语、身体、人际关系和社会

排斥等消极行为[1-3]。工作场所欺凌存在于各行各

业,在护理行业非常普遍,尤以低年资护士和护生发

生率较高[4]。临床实习阶段是护生从学校踏入社会

的关键阶段,也是学习经历中不可或缺的时期。实

习护生年龄普遍较小,社会阅历较浅,心理防御机制

尚不成熟,与临床护士相比,实习护生更容易感到工

作场所欺凌[5-6]。欺凌会产生诸多不良后果,不仅会

导致护生产生愤怒、情绪低落、丧失自信等心理症

状,出现睡眠障碍、疲劳、头痛等生理症状,还会影响

他们 学 习 动 力 和 对 专 业 知 识 投 入 的 精 力 和 时

间[7-10]。本研究调查实习护生遭受工作场所欺凌现

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引起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

的重视,帮助实习护生提高预防及应对能力,减少工

作场所欺凌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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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年6月,以便利抽样方法抽取我院

实习护生进行调查。纳入标准:实习时间≥8个月;
自愿参加本项目调查。排除标准:调查期间不在岗

位。共调查实习护生315人,男生25人,女生290
人;年龄17~28(20.76±1.79)岁。
1.2 方法

1.2.1 调查内容 ①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
民族、学历、生源地、家庭人均月收入等。②工作场所

欺凌行为:采 用 负 性 行 为 问 卷(the
 

Negative
 

Acts
 

Questionnaire
 

Revised,NAQ-R)中文版进行调查,该
量表由Einarsen等[11]编制及修订,主要用于测量工

作领域中的欺凌行为。中文版问卷由荀洪景等[12]翻

译及修订,包括个人相关欺凌(9个条目)、工作相关

欺凌(9个条目)和组织不公(4个条目)3个维度共22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从来没有”、“偶
尔”、“每月都有”、“每周都有”和“每天都有”分别计

1、2、3、4、5分,得分越高表明护生感知的工作场所欺

凌水平越高。根据题目“过去6个月中您是否在工作

场所受过欺负?”将选择“没有”的定义为无欺凌;选择

“有,但是很少”和“有,有时”的定义为遭遇欺凌;选择

“有,每星期好几次”和“有,差不多每天都有”的定义

为遭遇严重欺凌。问卷 Cronbach's
 

α系数0.87~
0.93,内容效度指数为0.919。
1.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星对实习护生进行调

查。为了防止护生反复提交,设置微信帐号只能提取

1次。将问卷链接发布至微信平台,采取现场集中方

式调查,由负责老师统一说明调查目的和相关内容,
护生直接填写并现场提交。315名实习护生参与调

查,收回有效问卷315份,有效回收率100%。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行统计描述、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

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法)、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实习护生感知的工作场所欺凌得分 实习护

生感知的工作场所欺凌得分为22~80分,各维度得

分及总分见表1。过去6个月未遭受工作场所欺凌

的实习护生208人(66.03%),遭受工作场所欺凌

者107人(33.97%),其 中 遭 受 严 重 欺 凌 者27人

(8.57%)。
表1 实习护生感知的工作场所欺凌得分(n=315)

x±s

项 目 总均分 条目均分

个人相关欺凌 12.77±4.48 1.42±0.50
工作相关欺凌 11.62±3.39 1.29±0.38
组织不公 7.03±3.17 1.76±0.79
总分 31.43±9.92 1.43±0.45

2.2 实习护生感知的工作场所欺凌得分最高和最低

的5个条目 见表2。
表2 实习护生感知的工作场所欺凌得分

最高和最低的5个条目(n=315)

项 目 得分(x±s)
得分最高的条目

 安排您去做低于能力水平的工作 2.24±1.21
 剥夺您的主要工作职责,安排您去做琐碎的不愉快的工作 1.95±1.26
 安排您去做不合理的、不能实现目标或不能期完成的

  工作

1.72±0.98

 对您的观点和意见不予理睬 1.69±1.01
 您承担超负荷的工作量 1.66±1.01
得分最低的条目

 您受到暴力威胁或身体伤害 1.15±0.44
 您成为同事取笑、讽刺的对象 1.14±0.49
 您受到与您关系不好的同事戏弄 1.12±0.38
 您受到同事的指责 1.10±0.41
 您的工作被过分监督 1.09±0.34

2.3 不同人口学资料实习护生感知的工作场所欺凌

得分比较 见表3。
2.4 影响实习护生感知工作场所欺凌的多因素分析

 将工作场所欺凌总分作为因变量,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分层逐步回归分

析,采用逐步回归法,α入=0.05,α出=0.10。最终进

入回归方程的变量为就读护理专业原因(以自己喜欢

为参照设置哑变量)、生源地(村乡镇及团场=1,县级

市=2,省会城市=3)、学历(中专=1,大专=2,本
科=3)进入回归方程,结果见表4。
3 讨论

3.1 实习护生感知的工作场所欺凌行为现状 实习

护生受欺凌现象较为普遍,护理专业比其他医学专业

更容易遭遇工作场所欺凌[13-14]。本研究结果显示,过
去6个 月 遭 受 工 作 场 所 欺 凌 的 实 习 护 生107人

(33.97%),与Birks等[9]对英国实习护生的研究结

果(35.5%)接近,但低于临床护士工作场所欺凌发生

率[15]。可能原因是:一方面,实习阶段为护生从校园

走向职场的缓冲时期,护生年龄小,考虑问题不够全

面,对事物的感知、对社会的理解和对情绪的把控仍

然是不确定的,他们正处于人格定型的过程中,当对

患者及其家属的语言不完全理解时,就会产生误解,
主观易混淆语言攻击和患者的批评与投诉[16];另一

方面,护生初入职场,尚处于学习阶段,操作技术欠

佳,临床经验缺乏,不能独立完成护理操作,可能会安

排做低于能力水平的工作。工作场所欺凌各维度中,
组织不公得分最高,工作相关欺凌得分最低,在得分

最高的5个条目中,有3条来自组织不公维度,得分

最高的2个条目分别为“安排您去做低于能力水平的

工作”、“剥夺您的主要工作职责,安排您去做琐碎的

不愉快的工作”,均来自组织不公维度,可以看出实习

护生在临床不受重视,经常会受到不公平待遇,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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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日常种类繁多的护理工作外,还有额外的工作

量,可能会被老师安排取快递、送材料等。护理管理

者应提高带教老师综合素质及责任心,公平对待实习

护生,帮助护生提升护理操作本领,多做一些能力范

围之内的护理工作。得分最低的条目为“您的工作被

过分监督”,可能与医院护理工作繁忙,带教老师给护

生安排的工作相对简单有关。
表3 不同人口学资料实习护生感知的

工作场所欺凌得分比较

项 目 人数 得分(x±s) t/F P
性别

 男 25 31.40±9.33 0.015 0.988

 女 290 31.43±9.98
民族

 汉族 198 31.93±10.68 0.910 0.403

 维吾尔族 60 31.18±9.57

 其他 57 29.95±7.12
学历

 中专 78 29.44±7.31 10.343 0.000

 大专 194 30.90±9.01

 本科 43 37.44±14.78
就读护理专业原因

 自己喜欢 135 28.61±6.85 8.412 0.000
 父母意见 78 34.87±12.90
 好找工作 47 34.02±10.79
 其他 55 31.25±8.71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1000 83 32.30±9.59 0.935 0.394
 1001~2000 142 30.60±8.92
 >2000 90 31.93±11.58
生源地

 乡镇及团场 139 33.51±11.15 8.357 0.000
 县级市 120 30.93±9.35
 省会城市 56 27.34±5.64
学习成绩*

 优 115 30.21±8.58 5.665 0.001
 良 154 30.99±8.83
 中 40 37.18±14.96
 及格 6 27.83±6.52

  注:*指每学期平均学习成绩,优>90分,良80~89分,中
 

70~79
分,及格≥60分。学历多重比较,本科与另两组比较,均P<0.05;就
读护理专业原因多重比较,自己喜欢与父母意见、好找工作比较,父母

意见与其他原因比较,均 P<0.05;生源地多重两两比较,均 P<
0.05;学习成绩多重比较,中与优、良比较,中与及格比较,均 P<
0.05。

表4 影响实习护生感知工作场所欺凌的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n=315)

自变量 β SE β' t P
常数项 29.038 2.362 - 12.293 0.001
就读护理专业原因

 父母意见 5.210 1.354 0.227 3.849 0.001
 好找工作 4.893 1.578 0.176 3.100 0.002
生源地 -2.475 0.720 -0.185 -3.439 0.001
学历 2.275 0.893 0.140 2.546 0.011

  注:R2=0.136,调整R2=0.122;F=9.733,P=0.000。

3.2 影响实习护生工作场所欺凌的因素

3.2.1 就读护理专业原因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对一件事情、一份工作感兴趣才会投入100%的精力

并做到尽善尽美。本研究结果显示,自愿选择护理专

业的实习护生感知的工作场所欺凌得分显著低于源

于父母意见、认为好找工作的护生;就读护理专业的

原因是实习护生感知工作场所欺凌的主要影响因素

(P<0.01)。自愿选择护理专业的护生对专业认可

度较高,实习期间会积极主动学习,更好地融入临床,
认真完成临床实习,这与李艳等[17]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报考志愿时听从父母意见、好找工作的护生是迫

于无奈学习护理专业,特别是被转入护理专业的学

生,进入临床后更是会产生心理落差,从而导致护生

自我感觉受到欺凌的程度较高。建议护理教育者在

护生进入临床之前尽可能改变此类护生的职业观念,
加强思想教育,在课余时间,可开展小讲座,邀请护理

专家、优秀毕业生进行宣讲,逐渐培养护生的专业价

值观。
3.2.2 生源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生源

地的经济水平存在差异,受到的教育、思想文化的积

淀、理念的形成都有差异。当护生进入临床,生源地

在城市的护生沟通能力强,更易融入新环境,与带教

老师、患者关系可能更融洽;生源地在经济落后地区

的护生,如兵团团场人口较少,人们相处方式简单,经
济发展总体水平比较低,护生可能相对比较自卑,与
带教老师、患者沟通较少,易被老师忽视,从而导致生

源地为农村和县城的实习护生自我感觉受到欺凌的

程度较高。建议医院带教老师多关注生源地在落后

地区的护生,经常谈心,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及时进

行心理疏导;医院管理者应当改善临床环境,让实习

生感觉到安全并有归属感[18]。
3.2.3 学历层次 不同学历护生感知的工作场所欺

凌得分比较,得分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本科、大专、中
专。本科实习护生在工作场所遭遇的欺凌较多,可能

因为学历越高,职业期望越高[19],一方面,护理本科

实习生和医学实习生拥有同等学历,但进入临床实习

后,两者的地位和工作性质完全不同;另一方面,大部

分医院缺乏合理的用人机制,本科与大专、中专实习

护生在临床实习时的教学内容、实习条件与实习内容

并没有明显差别,会产生心理落差,影响其未来的就

业选择[20]。建议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应加大对护理

专业的宣传力度,对护生加强心理疏导,针对性进行

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培养热爱护理事业的情怀。
3.2.4 学习成绩 不同学习成绩的实习护生工作场

所欺凌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
未进入回归方程,可能与学历层次间存在共线性有

关。每学期平均学习成绩优良的护生专业知识掌握

扎实,其动手能力强,带教老师可能会给其安排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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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护理操作,如吸氧、皮下注射、静脉采血等,同时

也会得到患者的信任与尊重;学习成绩刚及格的护

生,其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相对较差,带教老师给予

的关注可能更多;学习成绩中等的护生,处于什么都

懂一点,但什么都不精通,带教老师起初对其期望较

大,但其实习期间表现一般,由于落差太大,可能会对

其能力有所质疑,给予的关注变少,从而导致学习成

绩中等的实习护生自我感觉受到欺凌的程度较高。
4 小结

实习护生感知的工作场所欺凌行为发生比例偏

高,学历、生源地、就读护理专业原因是影响实习护生

感知的工作场所欺凌行为的主要因素。降低护生工

作场所欺凌的发生率,对于改善护理人才流失现状、
加强护理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护理管理者、教育

者应提高带教老师综合素质及胜任力,优化护生实习

环境,同时也要重视工作场所欺凌产生的不良后果,
找到工作场所欺凌发生的原因,认清其表现形式,关
心支持遭遇工作场所欺凌的实习护生,并制定行之有

效的干预措施,以应对工作场所欺凌的发生。本文构

建的回归模型拟合效度欠佳,可能与研究对象仅选择

1所三级综合医院的实习护生,结果的代表性欠佳有

关,建议今后的研究扩大研究范围,选取不同级别医

院的实习护生进行多中心大样本调查,以寻找其他影

响因素;其次,本研究属于横断面研究,但工作场所欺

凌的发生及对护生的影响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今
后的研究可考虑横向与纵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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